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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nb)
    泱泱曲阳国浩浩国土万千，山川纵横，锦绣各异，却被这条河划分南北。或是天命或是**，河北岸的百姓日益兴隆，生活富足，河南岸的人百姓却如同最底层的贱民一样苟活着，诡异的是，曲阳国的君王数十年勤勤恳恳一心掌政，几次下令去整治南岸地域，每次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天灾，或是瘟疫，或是洪灾，亦或是天火之类。君王虽不放弃，但满廷文武都跪劝北归，君王这才不甘地回到依旧繁华富饶的北地。如何看起来，都有些刺眼。
    陈以之呆呆地蹲在岸边，这边岸的人又有人拖家带口逃到北岸去了。这里的生活实在太辛苦了，就连最能吃苦的柱子一家都要逃了，看着那个一直拉着一张怨妇脸的柱子默默地带着妻子女儿乘着自家做的木筏渡河，陈以之的喉咙里像搁着什么憋着太难受，可偏又说不出什么，用手指戳了戳自己的脸，歪了歪脑袋让阳光照到自己半边脸，眯起眼睛打量着对岸，似乎也没什么不同。忽的陈以之瞥了眼柱子，柱子也看着他，笑着露出一口泛黄的牙，朝他挥了挥手，胸膛微微起伏，似是舒了一口气，之后便继续北行。
    陈以之望着阳光下柱子逐渐模糊的身影，发起了呆。好久好久。陈以之这才站起身，转身往回跑，跑到一间自己搭的茅草屋，歪歪斜斜，不过还是有些模样。
    陈以之突然停了下来，一路而来都没人了。身后已是空荡荡一片，全是废墟，埋葬曾经的故事。
    陈以之是个孤儿，名字也不知道是谁给取的，刚来这里时几乎饿死，多亏这贫寒地域的人们都懂得相互帮衬，看着他可怜也就没让他饿死。陈以之就这样定居在这里。可是这里的生活让很多人受不了，稀稀拉拉的走了一个又一个。曾经那些一起掏鸟蛋爬树滚泥巴的义气哥们儿都被爹娘扯着去北边投靠富家亲戚，而那个曾经施舍过自己两个白面馒头的早已老的迈不动步的老徐在前些日子的瘟疫里病死，没人愿意去埋老徐，只有他念得旧情，拖着老徐冰凉滑腻的尸体，拿手刨了个坑再忙活了一个下午埋了。而打小来这儿就被他照顾的小跟屁虫也被北边一户大家给接走了，那户大家给了自己一把黑不溜秋的重剑，约莫是寻常兵器没什么值钱的地方，这便算作报答，陈以之茫然接过重剑就眼睁睁的看着和重剑一样灰不溜秋的小跟屁虫被大家子弟带走。
    陈以之忽然跑进茅草屋，抱着一把重剑跑出来，再一路跑回岸边，借着河水清洗几遍剑身，仔细看了看微微有些失望，不过还是抱着剑蹲在岸边。这剑剑身稀松平常，理应是凡铁铸就，不过出奇的是这剑重量出人意料，如他这般天生神力的人也才堪堪能够使用，若是换成寻常人，怕是提都提不动，这般想来，小跟屁虫那户大家的身份就不简单。
    这个世界不是简单的红尘俗世，在这世间存在着更强大的力量，飞天遁地，移山填海，这般大神通的仙家法门却是存在，更有神奇的竟能预测未卜之事，或是降妖除鬼。至于更强大的力量，陈以之不知道，这些还是从前老徐告诉他的，当时的老徐似乎也是个传说中的修仙的方士吧，不过不知道沦落到这步田地，也多亏老徐传给自己的一门不知名的炼气法门，自己才能这么多年来没有大灾大难吧。
    而眼前这条河叫弱水，据说发源于极西地的雪山，是一个仙人站在山峰施展神通将这方土地劈贯成河，至今仍透露着古怪，有时候一片羽毛也会沉进水底，有时候一块石头也能浮在水面上。当然，这是对死物而言，而对于生灵而言，这只是一条再寻常不过的河。这个据说，便是老徐说的。
    陈以之提起重剑扛在肩上，迎着阳光又眯起了眼睛，望着一片废墟中被阳光照射得浮起的尘土，缓缓西行，曾经那些美好的故事呀生活呀，都埋在这些泥土里了，现在，该去流浪了。
    几千里外，一名青衫男子踏虚而行，脚步踏在虚空之中，却如履平地，其速度奇快，瞬息便是数十丈开外。衣袂翻飞间，那是一个中年男子，眉目间多了常人没有的沧桑。他随意而行，或南或北，时不时并指在虚空中比划几下。不过数息，便化作一道青色光影遥遥远去。不多久，两个被光芒笼罩面部看不清面容的人来到此地停了下来。几道青芒不知何时在虚空中窜出缠缚住他们的双脚，令他们停在原地动弹不得。其中一个人默不作声的奋力尝试着破开青芒，却被青芒震了回去。另外一个男子却是气急败坏的大骂：“姓齐的，再过一百年，老子也要找到你，这么就想走了？哼！”
    在男子气急败坏时，那青衫男子早已卧舟东流，隐没在江河湖海中。
    北域一座恢弘无铸的城池内，一家布帛店铺新开张，店门前放着彩炮，一副商人打扮的当家老板站在前头正与来道贺的同行们攀谈，“哎呀，是张老板呀，您来真是令小子汗颜咯。”“这是令堂千金，真是水灵，等长大了肯定是倾城倾国。”这位被称为谢老板的商贾奉承功夫似乎不错，满身铜钱味，但众人却感觉他有些出尘，这种气质与摸爬滚打十数年的红尘气格格不入却又被这位谢老板做得恰到好处。
    待到众人散尽，谢老板这才回到店中后院，没了声响。只是，没人看到谢老板此时正怔怔得面南盯着某处虚空，然后轻轻笑了笑，不过怎么听都有点不良的味道，“我们都老咯。”谢老板摇头晃脑地笑着自言自语了一句。
    旁边过道正好走过一位年轻小二，听到这句话，还以为自己耳朵坏了，实诚的一塌糊涂，结结巴巴答应，“当家的，我……我才二十三，还没老，不不不，当家的也没老，一点儿也没老……”谢老板听到小二的话，哈哈大笑，摸了摸自己刻意养出的一撮山羊胡，慢慢的踱步回书房了。
    此间天下，鼎盛至极。十年之后，一时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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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江湖
    炽烤着大地的太阳将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带进了酷暑，驿道上因暴晒出的浮尘在空中轻轻的如一羽鸿毛，而微微能感受得到的热流拂过脸庞便能带走一脸汗水。这条驿道已经好久没人通过了，驿道旁的驿站，也可说是略作短暂歇息的可喝碗茶水的小茶馆。
    茶馆里有个老板姓张叫张一胖，实际并不胖，只不过在这荒郊野外的地儿，也没知道啥好的名字可以取，便也将就已经过世好几年的老母亲取的这名儿。张一胖已经有三十年纪，眉目还算清秀，不过人老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有不少浅浅的皱纹开始攀上脸庞，传说就连神通广大的上仙都抵不住岁月的侵蚀，更别提张一胖一介凡人，眼睛也不似从前那般明亮清澈，依稀可见的是生活多磨的无奈。
    张一胖搬了条板凳叉开双腿坐在自己苦心经营实际十天半个月都看不到人影的店里，瞪大眼睛望着驿道的尽头，看着一股股热流扭曲了空气从地面上上升。这样的日子，可真不是什么好活计，心中像窝了一股火，恨不得马上纵身上马闯荡江湖去。随后张一胖想着自己的老母亲临死前说的话，轻轻的不知道念叨着什么，也就没那么傻的举动，真要到了江湖，那真是死也要不得，活也活不得。
    说来说去，张一胖也有理想，想着某一天仗剑走遍天下，然后讨了一个江湖女侠归隐，那些修仙长生的才不去碰，按娘的话来讲，那就是鬼扯，整天装神弄鬼的想村里的老神棍一样，到最后一个婆娘都没捞着，被揭穿了还得赶紧跑路。张一胖一开始也觉得修仙的特厉害，长生啊移山填海啊，多牛，那时候还小，自从娘说了这些话后，张一胖突然觉得还是江湖大侠潇洒，说不定那个时候英雄救美就只羡鸳鸯不羡仙了。可惜到了如今三十的光景，还是没能实现这个理想。张一胖狠狠的甩了自己一个耳刮子，然后又很轻柔的摸了摸脸，喃喃道：“这些日子怎么变得神神叨叨的，难道我真的老了？”在他说话时，丝毫没注意他这间鲜有人迹的茶水店来了客人。
    “更年期了。”一声清越的嘶鸣将张一胖喊回了魂，张一胖赶紧循声望去，是一匹毛色纯白的马，气神内敛，微微侧摆的鬃毛间掺杂着少许汗水，以张一胖不多的阅历来看，这是一匹好马。张一胖正想着看看马上的客人，有这样一匹好马的肯定是个有钱的主，心里盘算着小九九的张一胖却发现自家的棚子有点低，看那马高大就已遮住了大部分光景，只能看到这位贵客穿着一袭青衫，牵马缰的手在阳光下依旧显得白皙寻常。张一胖好些郁闷，拿手往身上拍了几下，拾起桌上的一块白布一甩给搁在肩上，跑出了棚子迎接客人。
    这是一位身形略显消瘦的青衫男子，看眉目应该在二十左右，束了一个简单的木冠，不过这位青年生的并不多俊俏，却是有一股出尘的气息让张一胖觉得不在红尘中一般，让他怔了好一会，刚要开口说的客套话都抛在了脑后，直到那匹神俊的白马似乎不满的打了个响鼻，他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的一笑，一手往店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一送，活像个小二，“客官里边儿请。”
    青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轻松翻身下马，习惯性的拍了拍马头，白马还很依恋的蹭了蹭青年的手才走到马槽，张一胖见状才想起马槽没填草料如今草料已经不多，见青年已经落座，赶紧笑道，“客官，需要什么。”似乎他的笑没有做到位，青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一碗茶水。”张一胖愣了愣，也没耽搁，就去端了一壶茶水，笑着说，“客官，这茶水是小店免费的，您看，这一路行来方圆几十里都是没什么歇脚吃食的地方……”
    不等张一胖说完，青年便是一笑，“那就上点小菜吧。”张一胖听到心里一喜，果然是个有钱的主，然后便恭敬告退。没过一会儿，他又抱了一捆草料放到马槽里，正想看看这马能够感激的看自己一眼，却没想这马只是默默的在马槽里咀嚼草料，压根没理睬他，吃瘪的张一胖只好郁闷走回后堂去煮点小菜。
    正当张一胖要走去煮点小菜的时候，青年却是突然叫住了他，“店家，天要下雨了，赶快进后堂躲躲雨，风有点大，这棚子不牢实，可能要翻了。”张一胖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忽然一股气闷从胸中荡开，转瞬就倒在地上，眼中模糊了起来，直到闭上眼睛，他也只听到一声清越的马嘶。脑子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老子这次遇到江湖大侠了。
    青年听到马嘶，清啸一声，足尖一点，飘然如大鸿瞬息便掠出棚外，而白马此时也已到了身前，青年却没翻身上马，反手一抚马腹，突然拔出一柄漆黑的剑，旋即往回一挡，“叮”的一声脆响，一阵凌厉的刀风扫荡开来，微微荡起脚下的尘土，一个黑衣刀客已然执刀到了近前。
    青年似乎已是司空见惯，眼中没有一丝慌乱，手脚有条不紊的擎剑攻击，二人交手极快，不过几息之间，已是几十招走过，青年并不恋战，将剑往前一送，黑衣刀客往身前一斩，将剑斩在地上，青年冷静前冲，一脚踩住刀背，随即一记鞭腿扫向刀客两肋，刀客出手极快，双肘反推向青年的鞭腿，却不料那只是虚招，青年一旋身顺带拔起剑，双腿凌空踩在刀客送上的双肘上，借力一蹬，剑身一荡，跃到马上，“驾！”白马一声嘶鸣，四蹄翻飞，便是绝尘而去。
    黑衣刀客正想追去，却被剑身荡出的剑气震了回去。只有愤愤的啐了一声，轻身而去。
    青年逃出几十里后，才慢慢放下速度，吁了口气，眼中却是露出古怪的神色，旋即摇了摇头，继续赶路，其赶路的方向，是西边。
    这是陈以之，依旧是拿了一柄漆黑的重剑的陈以之，除了有了傍身之术，其他都没变。
    曲曲折折，他依旧在往西行，记得老徐临死前说，以之，这辈子啊活也活够了，哪怕再给我一百年我也不愿意，只是啊得把我埋在最东边，让我徐琅镇着那里的邪气，镇镇你的福气，别让那些邪魔外道来打你主意。陈以之将老徐埋在了最东边，然后就往西行了。在他看来，现在总得往西边走走，免得老徐到了阴间都不能爽快的活。
    日暮时分，张一胖从地上缓缓爬起来，眼睛眯了眯，然后往四周看去，这才看清，早已人去楼空，心里恨恨的，竟然一不小心就碰上大侠了，不过也没摔碗摔盘子之类的，全不像说书人说的江湖好汉，这才是江湖大侠的风范嘛，那些都是不入流的。张一胖有点恼怒的是竟然没有跟大侠讨教点招数好防防身。
    张一胖走到桌子前，突然瞪大了眼睛，桌上嵌进去了数枚铜钱，这根本不是寻常人能够办到的，让人咋舌不已。三十出头的他没来由的心头涌起一腔热血，默默的费了吃奶的劲儿拔起铜钱，踹到怀里，然后会后堂急匆匆的收拾了下行李，关了店铺，往一个方向赶去。夕阳下的影子拉的特别长，将张一胖的影子拉成一根竹竿。
    这是江湖，每个人都有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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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有个姑娘如剑仙在世
    荒野道上，一骑白马徐徐而行。
    陈以之背负重剑，眼神轻松而惬意，就这样慢慢的赶路，多年来也是习惯了这种调子。记得老徐还在的时候，跟他讲的许多零零碎碎的故事，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毫无例外都发生在西边，西边那条河的源头的那座雪峰后的地界。当时老徐总是在说完一个故事后拍拍他的脑袋笑骂自己听故事的模样太傻气，然后教训自己修炼教给自己的炼气法门。记得很多这样的事情，陈以之才没懒散，在老徐走后继续勤苦修炼，之后的几年，陈以之沿河西行，一边修行，一边游历世间，见识也长了不少，碰到许多的奇人异事，也结下很多的仇怨，更是明白了更多的修行之道。修行，便是炼气修仙的方士达到长生，拥有强大神通的方法，那极西之地便是仙家聚集最多的地界，仙凡一线之隔。自然，那些仙家也会游走世间，引起一番风波。
    陈以之曾经在一个道观里遇到过一个人，似乎也算是仙家人士，碰到自己就胡诌一堆，说什么自己乃是上清门下首席大弟子，见他骨骼惊奇，是可造之材，叫他赶紧去极西仙域去拜入上清门派。陈以之看着邋遢的道士一身道袍都所剩无几，脏兮兮的手还往身上乱摸，还把自己的脸给抹了个黑，这才推开他继续赶路，心里面那是一个不是滋味。不过这道士说的也是有些对的，极西仙域，或许这就是老徐要自己去的地方。
    据说仙域每十年都会在雪峰之顶招选有修仙之材的人，且必须是在二十岁以下，陈以之此时十九岁，离这次挑选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以他惫懒的性子，自然是慢慢来。
    不过惫懒归惫懒，陈以之骑马的速度再慢也是很快的。总不能像蜗牛一般脚力有限吧。也就如此，陈以之依然在一个月后进入了不同于世间的地界。
    此时陈以之心头一片大好，骑着白马悠游自在，前方却有块石碑划分地界，上书四个大字，斧凿剑刻：凡人莫入。陈以之牵住马缰停了一下，仔细看了看，然后继续西行。这就是仙凡之隔。不过距离这雪峰的脚程少说也都有几百里，仙家的气派就是不同。反观像那皇帝做的，每天勤于政务，给百姓又当爹又当娘。
    石碑之后，行道慢慢的不再清晰，树林也渐渐茂密起来，远远看去，似乎都是一片森林啊。陈以之翻身下马，拍拍马脖子，笑容温和，“喂，你的任务到此为止了，回去吧，那里才是你的家。”说着往回去的地方一指。这匹马是陈以之从一个马贩子那边抢过来的，说是抢，自然是因为他没钱了，当然这匹马实际上是要上供给某个财富极巨的大商贾的。刚开始这马性子野，从不服从管教，有天晚上还偷偷挣脱马缰，灵性十足，往一个方向逃，陈以之一时兴起，就偷偷跟了三天，才知道这马原来是头母马，惦记着小马驹。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带回母马了。
    白马很是依恋的打了个响鼻，蹭了蹭陈以之的脑袋，蹄子不停的踏来踏去。陈以之拔出重剑往马背轻轻一割，破出个小血口，笑骂，“还不快走，要给我惹麻烦吗。”
    白马突然嘶鸣一声，清越好似龙吟，前蹄高高抬起，然后竟然以极快的速度飞奔离开了。陈以之一手将重剑扛在肩上，轻声自语：“白马通人性，人心如蛇蝎。”
    几百里外，一座巍巍雪峰屹立，山腰便已破出云气直贯九霄。
    山底下已是有些人影在晃动，或许就是那些要接受仙家选拔的人，而在雪峰之巅，薄薄的云气之上，一群身穿各色道袍的人立身此处，寒风呼啸，吹起道袍翻飞间，竟有些羽化登仙之感。
    在陈以之送走白马的时候，他们似乎略有感应，寒风忽然间大了一些，脚下的雪也似乎开始随风起荡，不过瞬息又平静了下去。
    陈以之默念法诀，运转法门，顿时一股气流在身体中流窜起来，带着不同的律动在全身走过一遭，嘴巴一张，吐出一口浊气，眼中精光一绽，背负重剑，双手微微展开，前膝微弓，一个瞬息便是轻身而起，身似鸿鹄，平地草木声，身边衣袂声，耳畔无声。化作一道青光，在山林中穿梭，这已经超出了武者的范畴，这般轻身之术，在江湖中绝不可能见到，这便是炼气法门，仙凡之隔。
    如此，白昼，黑夜。
    陈以之随意而行，在山林中，心中算了算已有一个月，偶尔碰见几头野兽，就拿来做了烧烤果腹。甚至有时候闲的赶路，就抓来虎豹当坐骑。不过此日，陈以之见到了第二块石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镇妖杀魔。四个字像个烙印一般刻在心里，陈以之见到后便是这种感觉，脑袋有些晕乎乎的。不过一瞬间便好转了，却发现，石碑已经不见了。陈以之一笑，仙家手段啊真是不同凡响。
    镇妖杀魔？陈以之心中其实也是有些不以为然的，妖魔犯了什么错，一定要镇杀呢。老徐当年说到仙家人士降妖除鬼的时候，面色也有些不好看，却也不解释。当时陈以之猜测的是老徐从来没有降妖除鬼过，面子上挂不住，讲起来也就没那么生动了。故事要栩栩如生才好听呀。
    后来陈以之才明白，妖魔鬼神是除了仙家以外的修炼之道，不过，凡人能够修炼的是仙家法门，魔道法门。而妖道是那些通灵的兽或是一些自然孕育的精灵修炼之道，鬼神却是魂魄之身才能修行。陈以之在世间几年的游历，也听说过妖魔杀人之说，不过却是对妖魔要赶尽杀绝以绝后患的说法嗤之以鼻，让他嗤之以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的白马通人性吧，有灵性吧，它害过人吗。站在白马这一边，陈以之毫不犹豫选择了排斥世间说法。
    想着，陈以之再次纵身向前飞掠，忽然猛地感觉一股气劲在不远处波荡而来，气息浩荡如江，不曾断绝过一般，让他心中为之一震，在世间的时候，听说世间有个女剑仙从极西仙域下界而来，御剑九霄，那浩荡的剑气犹如大江一般连绵不绝，气势磅礴。莫非我遇到的是又一个剑仙？不是剑仙也是其他的什么仙吧。
    陈以之纵身掠上树顶，却是目力有限，只见一个黄衫人影在几里外负手浮空悬立，正望着远处一个方向，与远处天际相映成趣。
    不过，似乎是个姑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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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吟剑东行
    陈以之西行横贯了曲阳国过之后，来到一个叫做汜水的小国，城池三九数，帝都繁华不过曲阳国一个小都城，国力更是不及。好在民风淳朴，大致做到了有人东西丢在地上就马上拾起揣在怀里，有人门没上锁就得瑟着溜进去搬个空的良好风尚，那时候陈以之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吃了大亏，后来在这儿就慢慢学精明了，偷鸡摸狗什么那是小盗所为，看小生双手扒遍满城百姓腰胯，夜黑风高好睡觉。倒是惹出了一身的名气。
    陈以之学到的最大的本事便是打听消息，每日都会在城里最大的酒楼点上一盘茴香，摸出一葫芦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陈年老酒，然后就是听着四周的食客侠客嫖客胡天侃地，一听就忘了时辰，有时店小二见他只点茴香，连茶水都不点，也不再给他好脸色，陈以之只当没看见，掏几个铜板叫着再来一盘，让的小二的脸色都青了。
    那个有关女剑仙的消息也是他从酒楼听来的，不过不是听那些酒喝高了的混账的胡话，而是亲眼看到的。那个女剑仙御剑横扫了整个国度，然后在这个可以被称为帝都的地方一座酒楼上面喝了一盅，飘渺仙踪。
    陈以之本可以停在这个都城中不继续西行，记得当时他依然像老徐说的那样傻气，爬到这座城中最出名的酒楼顶上，看着面东盘坐在檐边迎着斜风的女子。横剑膝上，无鞘无匣，看不见面容，青丝间偶露的白皙便知是个极美的女子。陈以之当时傻模傻样的蹲在远处，深怕靠近她就一剑了结了自己。一盅酒后，这位绝世剑仙御剑而去，浩荡东风，日暮红霞，剑气无匹。英姿飒踏。
    陈以之之后收拾了行李，走出了都城，继续西行。没能像剑仙一样横扫天下，却一人一骑无碍无阻。
    此时陈以之看着不远处那个黄衫的姑娘，多少有点像看牲口的味道，尽管睁大了眼睛想要看清，不过不知受了什么影响看不真切。在陈以之眼中，眼前这个姑娘的气势，当真有着当日女剑仙拔剑时的几分意蕴，不过还是差了好些，这个念头在他看来自然而然，却不知这是他练了老徐给了他的莫名法门的成果。
    那黄衫姑娘负手浮空悬立，举头望着天际清晰可见的雪山。或者说，她在望着雪山之巅。
    雪峰顶，几个道士依然不为所动，不过脚下的雪却似脱缰的马般，随风飘散开来，却一直徘徊在山峰，没有散去。
    黄衫姑娘依旧举目望去，身上气势却犹如潮涨，陈以之离得近觉得胸中难受，只能咬了咬牙，运转法门，抵挡一刻是一刻，不过一会儿这种感觉便是散去，陈以之看去，却见黄衫女子抬手轻声呼唤：火。
    这声音悄然空灵，似乎在呼唤心底最熟悉的东西，回荡天地，只是轻轻一声，却将陈以之震的心头炸响，仿佛心口的热血如烈火燃烧，脑海中便是漫天火焰，火海中似乎什么都化为虚无，连风都触摸不到痕迹。
    瞬间，陈以之便是晕死过去。
    云气之上，雪山之巅，几个道士闭目凝立，身边飞散的雪花却慢慢的化作了雨水，连风都变得炽热了起来，不过多久，其中一个道士却是变的浑身滚烫，面色泛上潮红，发带也冒起了火星，燃烧起来，一股烧焦的味道刚扬起来便被炽热无比的风给吹散。或许不过多久，他便会被火焰从内而外烧死，焚成虚无。
    “开。”一个道士却是睁眼轻喝，瞬间一股寒意席卷而来，那炽热的风不知何时又变回了寒冷。
    这个道士一袭白衣道袍，眉眼俊朗，不过看面容已是中年之相。他站在为首处，一拂袖，风雪骤急，眼神黯了一些，嗫嚅了几声只得轻叹一声：“魔由心生，她的幻术已是出神入化。”
    周围沉默，只有一个道士哇哇大叫，“大师兄，她太厉害了。我去叫师叔过来赶走她吧，我知道师兄你下不了手，那就叫别人做。”
    那个叫大师兄的道士挥了挥手，摇头笑道，“青蓝，你可知她来干什么吗？”
    “不就是找大师兄的麻烦吗，大师兄你别怕，我这就去叫师叔过来镇场子。”那叫青蓝的小道士不满的大叫起来，气呼呼的样子像是有人要扒了他的皮一般。
    “不，这次我去见她，”中年道士笑了笑，“你们在此等候，仙域大选之日我便回来。”说罢一挥手，闪身消失。
    那黄衫姑娘轻声自语：终于肯出来了。
    陈以之于昏迷之中醒来，头有些疼，使劲甩了甩才勉强抬起头看去，已是一片清净。似乎刚才的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揉了揉脑袋，陈以之回想起刚才那心头的莫名的火焰，一阵哆嗦。这种仙家神通能在一瞬间要了自个儿的小命啊。
    陈以之看了看天空，突然有些错愕，天上似乎有个仙人飞下来。似乎是掉下来啊。
    中年道士真是哭笑不得，堂堂仙家门派大弟子竟然从天上掉下来，似乎有点丢分儿。不过，目的也是达到了。看着云气之上那袭黄衫眨眼间远去，眼神复杂。
    中年道士嘴角微微扬了扬，不知在笑还是在哭，双手张开，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坠去，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的光带，不过一会儿便是坠入了山林，响起一道令人震惊的声响。
    陈以之就在不远处看着这个仙人掉下来，山林中被震起一地的尘土，直等尘土微微散去一些，陈以之这才轻身飞掠过去，看见一个中年道士狼狈地捂住嘴咳了几声，从掉下来的地方走出来，朝自己挥了挥手。
    陈以之朝他笑了笑，随意找了棵树靠着坐下，等到中年道士走出来时，他还是露出了真心实意的笑容，这道士身上的道袍已经脏的不成样子，头上也满是尘土，时不时的咳嗽几声，这般模样瞬间摧垮了陈以之心中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仙人形象。不过仙人还是仙人，从天落到地上也没什么损伤。
    中年道士也明白自己的模样多狼狈，看着陈以之的笑容，笑了笑，“兄台我这模样真是见笑了。”
    陈以之摆了摆手，笑道，“还不知道长姓名，小子陈以之。不过道长方才的模样倒是有些飒踏的。”说着，陈以之比划一下从天上掉下来的样子。
    中年道士一愣，也不知是多少时间没人念叨这个名字了，今日被人一问起倒是问住了，“小道本名刘清台，自入道以后道号上观。”这刘清台却是胡诌了，不过上观道人一说却是真的。
    陈以之微微点头拱手示意，抬头看了看天色，“刘道长，这天色也不早了，你这是要做什么去。不如与我一起吃些东西再说。天黑了也不好走路。”说出这话，陈以之自己都不相信天黑对于一个仙人而言又有何难。
    未曾料到刘道士却是靠着树坐了下来，“也好，那就多谢兄台了，小道在观中已有许久不曾吃过野味，清淡素食惯了也不知野味的滋味如何了。”
    陈以之一愣，“道长等候片刻。”其实心里还是暗自腹诽这道士的与众不同，一副文质彬彬，却是全然不在意凡尘俗世的隔阂，并不顾忌自己是不是仙人。
    陈以之突然想起那座酒楼之巅，他蹲在远处，傻里傻气的跟她自说自话，完全不在意她是不是在听，后来说着说着便把老徐的事都抖搂出来，说到脑子成了一团浆糊，说到声音都有些沙哑了。直到她起身要走的时候，陈以之疯了一样问了一句，这是要去哪里，做什么。当时真是不在意把不把他当成疯子傻子。
    “东行。”是这么回答的，就一句，两个字。剑气冲霄，惊动天际九霄飞鸿。
    吟剑东行。
    这才是仙人，哪像现在眼前这位道长，浑身上下都没那种味儿。陈以之愣了愣神，心中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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